
【地域集聚】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及中

西部新兴产业城市

【行业分布】

轻资产、高智力、新业态

【创业者】

以90后、00后为主

【代表性业态】

视频制作、直播电商

跨境零售、全球代购

软件开发、技术咨询

UI设计、品牌策划

法律咨询、财务咨询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相关课题组《中国OPC发展调研
报告2026》

06 2026.6.8 星期一
主编：周磊 版式：万璇 责校：许捷

“一人公司”创造了新创业机会和形态
但不是“把一切交给AI，躺着赚钱”的童话
前沿观潮

在“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长尾价值里挖呀挖

阅读提要

■ 一人公司能成功，不

是单纯靠堆砌AI工具，而是

在于创始人独特的创意、敏锐

的判断力和深刻的行业洞察。

■ 一人公司不是雇佣关

系的终结者，而是雇佣关系形

态转换的中介。它在创造新

的创业机会和就业形态，但这

种转换有很高的能力门槛，而

且很不均衡。

■ 真正的劳动解放，从

来不取决于技术能够替代什

么，而取决于我们如何为技术

设定边界、如何为个体构筑保

障、如何让人始终作为目的而

非手段站立于技术之上。

□ 黄苗

今年五一档，小成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成为现象级文化事件。这部无流量明星、无炫
技特效、以方言讲述侨乡故事的影片，凭借超高
口碑强势逆袭，票房一路高歌猛进。与此同时，
影片取景地火速出圈，带动广东潮汕地区文化
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这部影片在汕头、揭阳、潮
州等地取景，展现了当地的独特风光、美食与人
文情怀，吸引众多游客循着电影足迹前往打卡。

从《风起洛阳》带热古都洛阳，《我的阿勒
泰》捧红北疆风光，到《主角》引爆陕西商洛，“一
部剧带火一座城”的现象屡屡上演。影视IP与
城市文旅的深度绑定，正在重塑流量时代的城
市传播与品牌塑造逻辑，也为城市文化建设提
供了重要启示。

影视与城市的成功共生，从来不是
流量狂欢的结果

《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直抵人心，核心在
于以真立题、以情动人。主创团队深耕潮汕侨
乡文化，为还原历史肌理，足迹遍及东南亚，深
度访谈百余位老华侨，影片中九成细节均有真
实原型可考。剧本历时三载精雕细琢，27封侨
批字字斟酌，以一封泛黄家书为引，讲述外孙携
阿嬷执念远赴泰国、寻觅失联四十年亲人的动

人故事。影片摒弃刻意煽情，以朴素叙事戳中
时代乡愁与亲情共鸣，让观众在感动之余，自发
奔赴潮汕，触摸故事发生的土地。

这一创作逻辑，同样是其他影视IP与城市双
向成就的关键。茅盾文学奖作品改编的《主角》热
播即“破圈”，既依托原著深厚的人文积淀，更得益
于“戏剧之乡”商洛的独特底蕴，为剧情注入不可
复制的地域气质，播出后当地剧场一票难求。《风
起洛阳》引爆全网，亦非偶然，开播前《登场了！洛
阳》已完成文化预热，地方政府深度参与历史场景
考据，确保银幕呈现的唐风古韵有据可依、原汁原
味，让“洛阳味”成为剧集最鲜明的标识。

这些影视与城市的成功共生，从来不是流
量狂欢的结果，而是内容有厚度、文化有根脉的
必然。优质影视作品，本质是城市文化的深度

“转译”，即将静态的物质空间转化为可感知的
情感空间，将抽象的地理坐标转化为有温度的
心理归属，将沉睡的历史文化密码转化为大众
听得懂、能共情的时代故事。观众因剧中人的
悲欢离合而心生向往，那些原本寻常的老街古
厝、一桥一巷，被故事赋予情感与灵魂，从普通
地标变成无数人心中“必须亲至”的精神原乡。

缺乏文化根脉的流量联结，并不稳固

当前，不少城市在影视流量加持下迅速出

圈，却陷入“接不住、留不下、不长久”的尴尬，难
逃爆红即速冷的命运。《都挺好》带火的苏州同
德里，因接待能力不足，昼夜不断的游客涌入严
重干扰居民生活，住户无奈挂出“拒绝拍摄”告
示。《繁花》引爆的上海黄河路，网红主播扎堆占
道、深夜喧哗，扰民问题频发。《隐秘的角落》带
热的湛江赤坎老街，人流密集导致巷道拥堵、出
行受阻。影视带来的热度，反而成为城市治理
与民生保障的现实考验。

为何有些城市难以承接突如其来的流量？
究其根本，流量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放大城市魅
力，也会暴露治理短板。城市交通、住宿、导览
等基础配套本就薄弱，海量游客瞬间涌入，直接
冲击社区秩序、影响居民生活；而服务水平的滞
后，又让游客大多停留在拍照打卡、浅尝辄止的
浅层消费，缺乏有温度的服务引导，自然逛完即
走，难以产生复游意愿。观众因剧情而来，追求
的并非“一次性打卡”，而是可沉浸、可参与、可
回味的文化体验，这种留客乏力的困境，往往更
隐蔽，也更难摆脱。

从深层逻辑看，热度难以持续，核心在于城
市与影视IP之间缺乏不可替代的文化绑定。取
景地只是可替换的背景板，而非剧情赖以生长
的唯一土壤。观众为故事感动而来，却发现打
动人心的情感与叙事，可发生在任何一条相似
老街、任何一座普通旧宅。当新热剧登场，注意

力迅速转移，曾经爆红的城市就会被新的流量
浪潮淹没。缺乏文化根脉的流量联结，终究脆
弱易断，难以支撑城市文旅的长久发展。

城市文旅拼到最后，拼的是偷不走、
抄不来的独家文化底色

流量潮汐退去后，如何把短暂热度转化为
长久生命力，成为城市必须回答的课题。城市
文旅发展应有清醒认识，流量只是起点，唯有以
服务为先、以文化为核、以人为本，才能将“一时
红”变为“长久红”，实现从“流量打卡”到“文化
留客”的质变。

优质服务是留住游客的前提。《给阿嬷的情
书》热播后，汕头迅速推出三条电影主题文旅线
路，串联取景地、侨批文化馆与历史街区；潮州、揭
阳等地打通景点与美食消费的“最后一公里”，增
设导览标识与同款场景指引，景区上线预约与错
峰提醒，让游客从“奔波打卡”变为“省心畅游”。
完善的配套服务，既提升体验感，也守护本地居民
生活秩序，实现文旅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双赢。

浅层观光难以留客，深度体验才能入心。
《风起洛阳》播出后，洛阳推出“探秘神都”主题
活动，融合剧本游、汉服体验、夜间演艺等，让
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在沉浸式参与
中建立身份认同与情感联结。这种从“观看”

到“经历”的转变，让城市文化可触摸、可参与、
可记忆，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与消费链条。

城市文旅拼到最后，拼的永远是别处偷不
走、抄不来的独家文化底色。如何锚定本土根
脉在求新中破局、在错位中求特、在迭代中应
变，系统性开发全季覆盖、全时联动、全域拓展
的文旅新产品，早已是各地文旅高质量发展必
须答好的重要命题。

《去有风的地方》热播后，大理将滇藏茶马
古道、白族扎染技艺等本土元素转化为可体验、
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让游客住进剧中场景、体验
非遗技艺、感受在地生活。这一模式，把城市从

“影视背景板”升级为“故事原生地”，让文化基
因成为不可复制的核心吸引力，形成长期稳定
的文旅品牌。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成为文旅赛道
的一股“清流”，其本质是内容创作与城市文
化的双向奔赴。优质影视作品是打开城市精
神内核的钥匙，而城市的深厚底蕴则为影视
创作提供滋养。流量易逝，文化长存。城市
发展不应盲目追逐短期流量，而要以文化为
魂，把影视带来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吸引力、
竞争力与影响力。影视赋能不是终点，而是
文旅融合的新起点。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以
文化为桥，在光影中找到自我、讲述自我、成
就自我。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 陈昌智 杨溢文

当前，AI已从辅助工具变成执行主体，智
能体的能力边界以月甚至周为单位向外扩张，
技术成本呈断崖式下降，个人调用顶级 AI 能
力像用水用电一样方便。在这个背景下，“一
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简称OPC）成
了年度热词。我们讨论的“一人公司”，特指一
人有限责任公司，它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股东
仅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与个体工商
户的法律地位有本质区别。

依照有关数据，截至 2025 年 6 月，一人公
司存量规模超1600万家，占企业总量超四分之
一。据媒体报道，杭州、深圳等地的一人公司
在新设企业中占比普遍超50%。一个“单人成
军”的时代正在到来。Open AI首席执行官山
姆·奥特曼甚至预言，AI时代将诞生估值10亿
美元的“一人独角兽”。

既然技术进步不可逆转，我们到底该怎么
面对这场变革？

人的创意、判断和
洞察，AI永远学不会

AI确实能部分替代人类劳动。在一人公
司的实际运作中，AI不仅没能真正取代人的核
心角色，还让人的因素更突出、更“不可放
手”。因为 AI 只擅长在既有数据里做模式匹
配和内容生成，但它不具备真正的行为意图、
价值判断和局势洞察。AI几秒钟能生成十版
营销文案，但难以真正戳中用户的痛点；AI三
分钟就能搭建一个电商网站，但却缺乏卖什
么、卖给谁、定什么价的“老板思维”；AI能自动
回复八成客服咨询，但剩下两成涉及情感链接
和复杂决策，必须由人亲自上。

实际上，AI无法生成真实的生命体验和个
体温度，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作品或产品，必
然植根于真实的故事、真挚的情感与扎实的实
地调查。近期走红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
情书》便是生动的例证。

技术越发达，人的判断力和共情力反而越
稀缺。在一人公司里，创始人往往必须同时胜
任CEO、产品、品牌、运营、客服乃至财务等多
重角色。AI干的是执行层的活，但决策层的责
任、压力和风险全在一个人身上。因此，一人公
司绝不是“把一切交给AI，躺着赚钱”的童话，它
对人的要求比传统雇佣关系更高——你得有跨
领域的综合认知、快速学习迭代的能力、在不确
定中作判断的胆识。一人公司能成功，并非单
纯靠堆砌 AI 工具，而是在于创始人独特的创
意、敏锐的判断力和深刻的行业洞察力。

在一人公司，“做自己的老板”，意味着“一个
人就是一支队伍”。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便不复存
在，且 AI 的快速迭代正在制造一种新的焦虑
——更新周期从年骤缩至月，乃至周，以至于“比
没学会AI更可怕的，是刚学会就过时”成为追逐
AI者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句自嘲。为证明自己具
有持续迭代的意识和能力，人们被迫以工具的调
用频次和所谓的“AI技能”来丈量自我。

值得警惕的是，AI极易将人拖入一种虚幻
的忙碌之中——产出在增加，收入却存在高度的
不确定性，因为忙碌并不等同于商业闭环。有关
报告显示，超半数一人公司创业者仍处于产品验
证阶段，月收入不足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六七
千元），仅一成左右月收入超10万美元。

并非固定不变的
“一人”形态，而是一个
动态的创业入口

有观点认为，一人公司将终结传统雇佣关
系。然而，在创业初期，个体借助AI的确可以

独立跑通全链路，而一旦跨越生存期、步入规
模化阶段，同样会遭遇“一人之力难以为继”的
瓶颈。一人公司并非固定不变的“一人”形态，
而是一个动态的创业入口——它可能演变为

“两人公司”“三人公司”，并最终融入规模更
大、结构更复杂的社会化生产网络。

这种动态演进对就业格局产生了双重影
响。一方面，一人公司让很多有想法、有技能
但缺钱缺资源的人能低成本创业，从就业岗位
的消耗者变成创造者；另一方面，一人公司的
崛起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一些传统岗位——能
被 AI 替代的重复性岗位肯定会越来越少，但
被替代的劳动者也不是没处去：相当一部分人
可以有机会进入一人公司赛道。

于是，新的循环在形成：技术进步淘汰一
批岗位，同时催生一批微型创业者；这些微型
创业者中的成功者，又在扩张中为社会提供新
的岗位。不过，这一转型路径对不同技能群体
的开放度截然不同。一部分具备创意、跨界整合
或快速学习能力的劳动者，可以选择进入一人公
司赛道，从“被雇佣者”转型为“自我雇佣者”；而
只掌握标准化技能的劳动者，虽然可以在一人公
司生态中承担辅助性、执行性的外包工作，却
难以成为主导者，其转型难度依然很高。

《中国 OPC 发展调研报告 2026》显示，现
在的OPC创业者以90后、00后为主，行业集中
在轻资产、高智力、新业态等领域。这意味着，
OPC创业的受益者往往是那些具备高认知能
力、强判断力和独特创意的人。一人公司不是
雇佣关系的终结者，而是雇佣关系形态转换的
中介。它在消解一些岗位的同时，也在创造新
的创业机会和就业形态，但这种转换有很高的
能力门槛，而且不均衡。

系统性的支持体
系，需要和技术发展同
频共振

OPC创业者在享受自由与灵活的同时，也
面临着一些风险，甚至处于脆弱境地。

这种脆弱性首先体现在社会保障的缺口
上。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
从业人员约2.4亿人。与此同时，灵活就业和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险覆盖面总体不
高。目前，不少创业者还习惯用个人微信、支
付宝进行公司收款，公私账户混同的现象比较
普遍。一旦涉诉，法院极有可能依据“法人人
格混同”原则刺破一些一人公司的面纱，股东
原本享有的有限责任保护便形同虚设了，创业

者需以个人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换言之，一些 OPC 创业者以为自己在经
营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上却可能被认定为
实质上的个体户。

当前OPC发展仍然存在法律界定模糊、权
益保护不足，以及技术成本高、数据获取难、配
套服务不完善、创业者生态孤立等问题。同时，
一些地方的政策实施还停留在给钱、给地的物
质层面，但AI工具订阅费、API接口调用费这些
占比最重的成本，因缺乏对应财务科目而享受
不到补贴。更需要关注的是，一些OPC创业者
对一人公司的本质、难度和风险存在认知偏差。

OPC创业者所需要的是系统性的公平支
持体系，在法律保障、公共服务、技术基础设施
与行业生态之间实现有效协同。以法律保障
为例，直到202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才首次引入“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设
立条款，允许一人设立股份公司，但针对一人
公司的财产混同风险，目前司法实践中仍普遍
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即由股东自证财产
独立，而 AI 介入经营决策后，公私账户、虚拟
资产与实体资产的边界更加模糊，现有法律框
架对此还存在不少空白处。

技术进步并不必然
带来劳动解放

既然 AI 降低了创业门槛、扩展了个体能
力边界、创造了新就业形态，那么技术进步是
否能带来劳动者的解放？我们不妨借助三位
思想者的理论透镜，从内在驱动、制度条件与
能力结构三个维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
提到，“21 世纪的社会已从否定性的‘规训社
会’转变为肯定性的‘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
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
个体被“你能够”的自由幻象推着走，不断自我
激励、追求效率最大化——你永远可以再跑一
个模型、再优化一个流程、再回复一个客户……
最后身心俱疲。AI本该解放人类，却可能让人
在“你可以做得更多”的幻象中，陷得更深。

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看来，现
代社会正经历从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向灵
活多元的未充分就业体系的深刻转变。贝克
指出，个体化进程使人们从传统社会形式中脱
离并获得选择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制度庇
护，职业风险、收入波动和社会保障真空便全
部转嫁到个体身上。这些观点可以讨论，但客
观上点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则
认为，随着劳动过程被无限度细分，特定岗位上的
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日趋单一，由此形成系统性
的“去技能化”趋势。当复杂的技艺被拆解为若干
简单的、可被任何人快速掌握的标准化步骤之后，
劳动者的独有技艺便不再拥有市场议价能力。

这一逻辑在AI时代呈现为两层更隐蔽的
问题。一方面，当劳动者自身缺乏独立的判断
力和价值洞察时，AI 便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工
具，而可能直接从“辅助者”变为“替代者”。另
一方面，AI正在以一种看似高效的方式，将原
本复杂的创造性工作拆解为“给AI下达指令”
和“校准AI输出”这样的标准化操作。创业者
的核心精力被消耗在调试工具与筛选结果上，
深度思考的空间被不断挤压，定义问题的能
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决策自主性也随之同步
衰减。OPC创业者容易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这
种“工具提速、人力补漏”的循环，即表面上效
率飞升，实质上思考力退化。

不要跟AI比速度，
而要跟AI互补深度

真正的解放，从来不取决于技术能够替代
什么，而取决于我们如何为技术设定边界、如
何为个体构筑保障、如何让人始终作为目的而
非手段站立于技术之上。一人公司的浪潮，实
际上是一个需要个体、制度与价值观念协同作
答的时代命题。

个体层面，保持批判性审慎，在工具理性之
上守住人的主体性。AI越普及，人类独有的价值
判断、创意洞察、情感共情等能力就越稀缺。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刻意训练批判性
思维和情境判断力。我们不要跟AI比速度，而
要跟AI互补深度——学会向AI提出精准问题、
设计高效工作流、批判性地评估其输出，这些“元
能力”远比掌握具体操作技能更为重要。唯有保
持对问题的敏锐感知、对用户的深层共情、对价
值的长期坚守，才能让工具服务于人，而不是被
工具捆绑甚至被替代。同时，不能把一人公司的
创业浪漫化、理想化，更不能将其视作轻松获利、
快速致富的捷径。它本质上是将市场风险内化
于个体的高要求生存方式，需要从业者拥有远胜
于被雇佣劳动时的专业素养、自律精神、抗压韧
性、判断力、审美力与迭代能力。

制度层面，政府应当主动作为，为个体承担
的风险托底。比如，完善社保体系，为OPC创
业者构筑基本安全网，拓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职工保险的渠道。比如，降低公共服务门槛，通
过算力补贴、公共数据开放等方式降低创业成
本。再比如，完善创业支持生态，建立OPC行
业协会或服务联盟，打破创业者的孤立状态。

在更深层的维度上，我们需在技术变革中重
新锚定人的价值坐标，反思工作的本质。技术进
步的历史合理性不在于它能替代多少人，而在于
它能将多少人从重复性的生存挣扎中解放出来，
使其有可能从事更具创造性、更富意义感的劳
动。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单一手段，而是回归为
自我实现与社会参与的多元路径。如果一人公
司能嵌入这样的制度框架与价值图景中，它就不
只是一种应对技术变革的创业模式，更有可能成
为人类趋近自由劳动理想的一个时代样本。

不管将来我们会不会真的注册一家一人
公司，“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能力要求已经
摆在每个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判断、驾驭工具
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结、相互支撑的勇气，技术
造福人类的通道才能真正向所有人敞开。

（作者分别为上海华略智库人才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上海华略智
库人才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常少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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